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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经过多年周期性的田野工作，采集了“苗族独木龙

舟竞技”的第一手资料。遵照《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宪章》，对其作体育文化遗产界定。研究

认为，苗族独木龙舟竞渡属于体育文化遗产，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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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Charter of Traditional Sports and Competitive Events, and by apply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sport anthropology, coupled with many years of periodical field work, the authors collected 

first hand data of the most primitive, reliable, genuine and fundamental kind, defined and demonstrated “dragon ca-

noe competition of Miao nationality” (one of many traditional sports and competitive ev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sport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vealed that dragon canoe competition of Miao nationality belongs to a sport cul-

tural heritage, mee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ports and competitive events established by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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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 2006 年 5 月 20 日公布第 1 批和 2008

年 6 月 14 日公布第 2 批《关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通知》中非物质文化共有 10 大类，即民间文学、

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

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苗族龙

舟节”被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俗类”

收录。因此，“苗族龙舟节”的节日文化得到了有效保

护。而在国务院关于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里面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传统运动与竞赛

项目的中华民族体育竞技却始终处于交叉共生状态。

以“民俗类别”为例，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瑶族

达努节、侗族的花炮节、鄂温克族的来阔勒节、傈僳

族刀杆节、蒙古族的那达慕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大量的

体育活动存在。如何传承保护和看待处于交叉共生状

态的苗族龙舟竞技？界定独木龙舟传统竞技中参与者

的身体活动性质？以及独木龙舟传统竞技文化属性？

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独木龙舟是民族体育竞技项目，属

于体育文化研究的范畴，应当由体育学界去研究；通

过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调查研究，体育界的专家学

者认为，“传统运动项目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萌芽，幸存

下来的传统运动和竞赛项目也濒临消失和灭绝的危

险”[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72 届会议 2005 年 8 月发布

的《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宪章》(以下简称《宪章》) 

“预期目标和结果”提出：“传统竞赛和体育运动作为

文化遗产的范围和丰富性即便不是不为公众所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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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是鲜为人知的。保护传统竞赛和体育运动也具有

文化多样性意义……”[2]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几乎所

有研究过苗族独木龙舟的学者，对独木龙舟的悠久历

史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感到惊讶的同时，对它能

否顽强持久地保存下去感到担忧。从保护文化多样性

的角度看，界定项目众多的中华民族传统运动和竞赛

项目归属体育文化遗产，也是当前体育学界对传统运

动与竞赛项目的开拓性研究。 

 

1  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文化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典型代表之一，其突

出特征是通过肢体动作符号表达该民族的意识、思想、

情感、精神、价值理念等。作为体育活动，民族传统体

育外显化的肢体语言有利于身体健康，肢体动作的技

术、技巧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世界语言”[3]。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文化”，是通过肢体的

动作来表达人的意识、思想、情感……是祖先在漫长的

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活态人

文遗产”，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

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瑰宝[4]。所以挖掘、整

理残存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利于珍惜文化、重塑文

化、传播文化[5]。 

苗族独木龙舟是世界上仅存的能够承载数十人于

其上，由 3 棵独木杉掏空绑制而成的独木舟。“独木龙

舟竞渡”是苗族同胞共同参与的节日欢娱活动，节日

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亲友的“接龙”、男女青年的“游

方”、女性主持的“踩鼓舞”，但是节日主题活动是“独

木龙舟竞渡”共同伴生的龙船下水仪式、龙舟竞技、

民族禁忌、民族习俗等。苗族独木龙舟竞技和节日娱

乐是处于与苗族其他节日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

状态，很难从苗族的节日集会、休闲娱乐、宗教仪式

中剥离出来。节日活动包括宗教和民族习俗的限制，

民族习俗习惯法的“残余”。比如，宗教禁忌、民族约

束等。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残存”概念是指旧有的习

俗和观念，并证明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后，从原来的社

会阶段残存下来的那些习俗和观念仍有原来的意义和

功能[6]。正如我国体育人类学专家所描述：民族传统体

育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

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1]。 

考证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在中华文化几千年

记载历史的记事文献中，记载苗族龙舟的只有远离中

央政府的边远府志里的寥寥几笔，“重安江由胜秉入清

水江，苗人于 5 月 25 日亦作龙舟戏，形制诡异，以大

树挖槽为舟，两树合并而成。舟极长，约四、五丈，

可载三、四十人。皆站立划桨，险极。”[7] 

2  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体育文化特性 

2.1  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原始技能模仿 

人类最初、最原始的各式各样的身体活动实质上

是后来体育活动的萌芽。从原始社会人类的一些劳动

技能和出自身心需要的自发娱乐活动，演化出模仿劳

动技能或为提高素质服务的最早的“身体练习”，以及

有意识的娱乐活动，这确是原始体育的第一次质的飞

跃，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体育起源的第一步[4]。苗族青年

从小就在竞赛龙舟的长辈们带领下，通过言传身教去

模仿和学习竞赛龙舟的技巧，正常苗族青年在 16~18

岁以后基本掌握竞赛龙舟的划船技巧和学会参与到龙

舟竞赛活动中，他们娴熟地融入众人划船必须遵循的

集体配合环境中，他们没有通过任何专门的划龙船训

练，也没有专门的教练和教学方法，每年清水江及其

支流巴拉河畔的苗族支系“下游苗”村寨的青少年耳

闻目睹苗族龙舟节的独木龙舟竞赛活动成长，通过每

年独木龙舟竞赛活动的观察和原始技能模仿，苗族青

少年成年后自然而娴熟地掌握划龙舟技巧，并参加到

每年苗族传统龙舟竞赛活动中。 

2.2  富有传统的苗族独木龙舟竞赛组织 

1)苗族独木龙舟竞赛协会组织。独木龙舟竞赛的

组织形式有史以来每年都是由民间自发自愿组织赛龙

舟，20 世纪 90 年代后成立了苗族民间独木龙舟协会，

如施洞地区独木龙舟协会、平寨独木龙舟协会等。按

照传统习俗，农历 5 月 25 日苗族龙舟节的施洞地区独

木龙舟竞渡组织由施洞地区独木龙舟协会承担。然而，

最上游的南哨寨与河对岸的巴往寨是农历 5 月 24 日传

统赛“龙头”的比赛点，赛点为平寨码头，为此赛“龙

头”的活动由平寨村委组织。当年下水的独木龙舟是

否参加农历 24、25、26 日的“赛龙头”、“赛龙身”、

“分龙赛”“赛龙尾”等，仍然保持自觉自愿参加的传

统，独木龙舟下水后可以选择性地参加以上任何地点

的比赛。政府在苗族独木龙舟节只是参与协调水上安

全和辅以适当的经费支助，同时重视对独木龙舟竞渡

的原生态组织形式的保护和支持，确保原始组织形式

不受行政干预。 

2)苗族独木龙舟参赛队伍的宗氏族组织。一条苗

族独木龙舟开划，需要 40~60 人(包括后勤)参与，一

支独木龙舟队一般为本村寨的“鼓头”组织或本村寨

全体村民“村寨集资”组成等两种参赛组织形式：“鼓

头”由苗族部族村寨氏族选举，每年轮流选举出本村

寨一名德高望重的子女多的男性长者担当，称为“龙

主”(俗称“鼓头”苗语音“嘎纽”)，“鼓头”负责当

年独木龙舟竞赛的人员安排、饮食、亲友接待、龙舟

下水、归棚、祭祀等一切经费开支，它的核心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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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当年竞赛的龙舟是以姓氏为主题(“龙主”)身份

参加比赛。“村寨集资”组织参赛形式就是代表村寨集

体参加比赛，宗族共同承担龙舟竞赛经费的组织形式。

可见它是单一的部族盛会，是苗族内部姓氏、宗族之

间的民俗活动。“下游苗”38 个村寨的氏族代表“鼓

头”组织和村寨集体代表宗族的组织参与龙舟竞渡，

其形式几千年来从未被改变过，表现了苗族独木龙舟

竞赛组成形式具有极其严格的宗、氏族内部传承的民

族独特性。 

2.3  苗族独木龙舟传统单性别、小族群的宗氏族竞技 

苗族独木龙舟传统竞技特点之一就是独木龙舟竞

渡的男性参与制度，龙舟竞渡期间严禁女性触及龙船，

并对竞赛期间不同人群和异性行为有许多宗教禁忌。 

德国民族学家 R.F.格雷布纳 1911 年出版的《民族

学方法论》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为研究民族学的方法

论。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

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

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苗族独木龙舟竞渡具有

支系区域竞渡特点。独木龙舟竞赛圈定了它特有的“小

区域”、“微众群体”参加的竞技文化圈。苗族同胞把

居住在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畔沿岸的苗族称为

“Fangb Nang(音)”(意：下游)，将居住在靠山的苗族

支系称为“Fangb bil”(音)(意：高山)。几千年来苗族

独木龙舟竞赛是在苗族单一“下游苗”支系内部传承，

参加独木龙舟竞赛的队伍必须是“下游苗”支系苗族。

多年考察确认：在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流域，竞渡

独木龙舟的区域共有苗族支系“下游苗”村寨 38 个。

2008 年尚保存独木龙舟 42 条，2009 年巴拉河村、偏

寨等村修复部分被毁坏的独木龙舟后，增加到 45 条[8]。 

 

3  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体育文化遗产论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宪

章》第 6 条“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作为体育文化遗产”

6.2(备选案文 1)必须编制一个体育文化遗产名录，汇

编符合下列的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具有代表文化特

性的特殊作用；具有与现代体育不同的特性；具有具

体的地区和渊源和特点；具有历史传统；具有文化复

杂性和伦理特点；不论在发源国还是在国际交流时，

被冠以‘全民体育’是否贴切。” 

3.1  苗族独木龙舟具有代表文化特性的特殊作用 

龙舟竞渡节日是众苗族村寨集中欢庆的日子。节

日期间人群来自苗疆四面八方，方圆几十里众多的苗

族同胞相继赶来欢度独木龙舟节，苗族同胞的节日大

型民族集会，几千年传统盛大的龙舟节日盛会始终如

此传承，形成苗族独木龙舟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俗

传统。“随着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原始人的教育、

娱乐活动也在发展和丰富。首先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

现在原始军事教育中的训练活动，其次是原始娱乐、

原始医疗保健以及原始的宗教活动”[9]。 

据《镇远府志》记载：“是日男妇极其粉饰；女人

富有者，盛装、锦衣、项圈、大耳环，与男子好看者

答话，唱歌酬和，已而同语，语至深处，即由此定婚，

甚至有时背去者。”[7]独木龙舟节的竞赛的社会和文化

价值在《宪章》[2]第 3 条“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的社会

和文化价值”的描述中得以充分说明：“传统运动与竞

赛项目有助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群体和民族之

间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是它们彰显个性的手段。” 

3.2  苗族独木龙舟具有具体地区和渊源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行政辖区进行了划分，今

天苗族 38 个“方南”支系村寨一部分属于施秉县，一

部分归属台江县。贵州省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行政文

化圈是以清水江为界，由施秉县与台江县共辖。在清

水江流域，由“十里长塘”下的巴往寨起，抵清水江

竞赛独木龙舟的最末一个自然村寨——六河小寨，长

度为 42.88 km。共有“下游苗”苗族支系村寨 38 个，

2008 年尚保存独木龙舟 42 条，2009 年巴拉河村、偏

寨村修复部分被毁坏的独木龙舟，增加到 45 条。位于

清水江东北面的行政区域归属施秉县管辖。他们是施

秉县双井镇的巴往寨、竹子寨、寨胆、鲤鱼塘、铜鼓；

马号乡的大冲、坪地营、八埂、溪口、大寨、潘家寨、

廖家寨、邰家寨、六合小寨等 14 个村寨。位于清水江

西南面的行政区域(包括巴拉河流域所有拥有独木龙

舟的自然村寨)归属台江县管辖。他们是台江县施洞镇

的南哨、四新、旧州、八梗、天堂、柏子坪、芳寨、

塘坝、塘龙、偏寨、石家寨、杨家寨、平兆、巴拉河、

平敏、平阳；老屯乡的白土、榕山、岩脚、花果山、

老屯、上槁仰、下槁仰、长滩等 24 个村寨。苗族“方

南”38 个村寨现行行政镇级分布为：双井镇 5 个、马

号乡 9 个、施洞镇 16 个、老屯乡 8 个。可见苗族“方

南”38 个村寨以施洞镇分布最多。在竞赛独木龙舟的

清水江及其支系巴拉河沿岸夹杂有部分非“下游苗”

的民族村寨，如平寨、马号、江西街寨、沙湾寨、望

虎屯等等都是明清时期以前形成的汉苗杂居村寨，他们

皆不能制作和参与独木龙舟竞赛。而与苗族支系“下游

苗”相距不远的地区，如距离施洞镇 34 km 远的镇远县

舞阳河镇，以及南哨村上游 60 km 外的麻江县下司镇等

地区竞渡的是与苗族完全不同的中华传统龙舟。 

3.3  苗族独木龙舟具有历史传统 

苗族独木龙舟竞渡具有久远的的历史和悠久的传

统起源。“每当挖掘、整理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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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牵带出一个神话传说，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物

质与精神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远古时期精神和物

质文化是混杂在一起，难于分辨，对神话传说、宗教

仪式等超自然力量的研究有历史再现的效果”[12]。从

远古至今，独木龙舟竞渡是遵照苗族神话故事传说“保

公”的儿子被恶龙所害，“保公”烧杀恶龙众苗人分食

龙肉的时间地点等情节，从而确定了独木龙舟节期间

龙舟竞渡的时间和地点。在农历 5 月 24 日集中在平寨

码头(赛龙头)，25 日集中在塘龙码头竞渡龙舟(赛龙

身)，26 日“分龙竞渡”，27 日施洞“赛龙尾”。 

独木龙舟竞渡文化包涵独特的习俗，比如竞渡同

一龙舟者必须是同一村寨或者同一家族的人员，节日

期间龙舟将游走于清水江及其支系巴拉河流域的 38

个村寨，游到其他村寨码头有亲戚的就来迎接他们的

亲友龙舟。苗族内部有很强的宗族传统习惯法则，“宗

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农村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

重要。一般来说，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

越活跃”[13]。改革开放后，苗族青年在外打工人员很

多，节日期间，“寨老”、“鼓头”号令召回苗族青年回

乡参与龙舟竞渡，在外打工人员则必须返乡，拒绝回

乡不参加龙舟竞渡者，将要连累其家属受到寨规的处

罚。事实上，能够参加独木龙舟节日划龙船也是苗族

青年主动意愿，他们自愿返乡，自觉地参与到龙舟制

作、龙舟竞赛等活动中展现自我已经是祖辈流传至今

的传统。 

 

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72 届会议 2005 年 8

月《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宪章》的精神，苗族独

木龙舟竞渡文化符合《宪章》6.2(备选案文 1)必须编

制的体育文化遗产名录要求，应属于体育文化遗产。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竞渡正是处于萌芽状态下的竞

技娱乐，在苗族龙舟节日里独木龙舟竞渡包涵了龙舟

竞技、走亲访友、民族舞蹈、宗教活动、节日娱乐、

民族商贸等等众多民俗活动内容于一体；它处于与苗

族其他节日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是贵州

苗族部族的欢娱节日；独木龙舟竞赛形式原始，可以

视为体育萌芽，但实质上更应当作为一项世界级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待。苗族独木龙舟竞赛的节日欢娱

活动兼有教育、文化交流和增进苗族内部团结、缓释

内部矛盾纠纷等作用，建议政府对它加以正确的引导

和保护，使其远离体育竞技全球化或标准化改造和商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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